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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三幕七场话剧）

　　人物　表

　　诸所长——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平海燕——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

　　刘超云——男，二十多岁，民警。

　　李珍桂——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

　　李天祥——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

　　王仁利——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

　　王仁德——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

　　王秀竹——女，二十五岁，工人。

　　王新英——男，二十岁，学生。

　　丁宏——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沈维义——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

　　林三嫂——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井奶奶——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于壮——男，二十多岁，民警。

　　唐大哥——男，三十多岁，工人。

　　唐大嫂——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第一幕

　　第一　场

　　时间　一九五八年初春，早晨。

　　地点　北京某胡同内。

　　人物

　　平海燕

　　王仁利

　　李珍桂

　　林三嫂

　　井奶奶　刘超云

　　诸所长　李天祥

　　〔幕启：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树叶刚出芽。平海燕立，

　　王仁利倚树而坐。

　　平海燕　怎样啦？大叔！

　　王仁利　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　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

　　王仁利　不用！不用！刚才我心里一阵闹得慌，现在过去了！

　　好姑娘，好同志，甭管我啦！我再定定神，就可以去上班！

　　平海燕　那我可不放心！您要是不愿意上医院，我把您送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给您请半天假吧？

　　王仁利　别，别请假！工作正紧张，我哪能动不动就请假呢？（立）

　　平海燕　那么，我去给您找点开水，喝完再走？

　　王仁利　也不用，好同志！唉！同志，你知道吗？在解放前，我专受警察的气！

　　平海燕　您从前……

　　王仁利　卖力气吃饭，什么都干过，也蹬过三轮儿。哼，一想起当年的警察，再看看今天的警察，真，真是一言难尽！我受过多少欺侮啊！

　　平海燕　您受的那些气呀，我也赶上了个尾巴！

　　王仁利　你比我幸福多了，姑娘！我呀，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别坏，可也不特别好，没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发愧！

　　平海燕　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

　　王仁利　同志，那时候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报复一下！

　　平海燕　您举个例子吧！

　　王仁利　啊——在北京沦陷时期，人人得给日本兵行礼！有一天我故意慢行礼。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顿！

　　平海燕　大叔，您有根！

　　王仁利　别叫我脸上发绕了吧，同志，我有什么根哪？我没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

　　平海燕　您现在可是挺好啊！

　　王仁利　现在我要是再不要强，还算个人吗？北京一解放啊，救了我的命！

　　平海燕　您现在是……

　　王仁利　去年还蹬三轮，现在是运输工人了。

　　平海燕　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王仁利　很好！很好！

　　平海燕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王仁利　（回答不上来）有……啊，有……同志，谢谢你，我行啦，赶紧去上班！（欲走）

　　〔李珍桂上。

　　平海燕　大叔，我陪您走几步吧！（同王走）

　　王仁利　同志，同志！你回去吧，回去吧，我真行啦！

　　平海燕　我跟您走几步，看看您是不是真行啦！

　　王仁利　好，你看！（大步走，平随下）

　　李珍桂　（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他？他？他上这儿干吗来啦！莫非……

　　平海燕　（回来）李大妈，我问您上哪儿去？您干吗直勾勾地发楞啊？

　　李珍桂　（不愿意回答）啊，啊，我上车站接我的儿子天祥去！

　　他复员了，回来住几天，然后到工厂搞生产去。

　　平海燕　天祥就回来？那可真好！

　　李珍桂　是呀！我说，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

　　平海燕　不认识。他走着走着直晃悠，我把他搀到树下边坐了一会儿。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好象不愿意说。李珍桂不愿意说……

　　平海燕　哟！我忘了告诉他，我们管替人民寻亲觅友。难道他也许把家里的人丢啦？解放前那些年，天下大乱，有多少多少人家丢了亲人！

　　李珍桂　还不光丢了啊，我的好姑娘！卖儿卖女的事多得很呢！那个人不住在咱们这溜儿吧？

　　平海燕　我没问他在哪儿住，他不象是咱们这一区的。

　　李珍桂　也没问他姓什么吗？

　　平海燕　问啦，他姓王，从前是蹬三轮的，现在是运输工人。

　　李珍桂　噢……

　　平海燕　怎么啦？李大妈！

　　李珍桂　没，没什么！我既作街道工作，就得关心别人哪！

　　平海燕　在您当治保委员以前，您就爱帮助别人！

　　李珍桂　你真会鼓励我！好，我快走吧！

　　平海燕　我给您叫辆三轮吧？

　　李珍桂　不用！我会坐电车去，一会儿就到！噢，再告诉你一件事，小平！我们院子的林三嫂，前些日子，不是逛厂甸把孩子丢了，叫小刘同志给找回来了吗？平海燕是呀，林三嫂三十好几了，还象个孩子，喇喇忽忽的！

　　李珍桂　从那天起，她积极起来，进步的还真不坏哩！咱们都得给她打气，对不对？

　　平海燕　对！我马上看看她去！您快走吧，大妈！

　　李珍桂　我马上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想准有大汽车送我们！（下）

　　〔林三嫂挑着水桶出来。

　　平海燕　三嫂！挑水去呀？

　　林三嫂　是呀，我挑，省得又麻烦你们的小刘同志啊！

　　平海燕　哼，恐怕小刘不见得高兴！

　　林三嫂　他不高兴，我们可全高兴了呢！李大妈，我，还有全院的人都说了：咱们院子里这么多人，可是天天小刘同志来给井老奶奶挑水，说不下去！今天由我开个头儿，我抓早去挑，挑满了缸！

　　平海燕　三嫂你真行！

　　林三嫂　好嘛，就专凭小刘同志给我找着了孩子，我也得卖卖力气！你看我多么马虎呀，净管自己看这个看那个，会把小虎儿给丢了！

　　平海燕　好在不会真丢了！

　　林三嫂　那不是因为你们真负责任吗？好家伙，别说真丢了，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

　　平海燕　三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您也出去找点工作，跃进一下，不好吗？

　　林三嫂　是呀，我也想过啦，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

　　平海燕　对！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组织！

　　林三嫂　可是呀，就怕老林不愿意！

　　平海燕　请李大妈劝劝他呀！大伙儿不是都愿意听李大妈的话吗？

　　林三嫂　对！

　　〔井奶奶出来。

　　平海燕　老奶奶，您好哇？好几天没看见您啦！

　　井奶奶　（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看人家刘同志，林三嫂，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

　　平海燕　论岁数，我得是您的孙女，老奶奶！

　　井奶奶　哎！你们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八十岁了，没想到你们对我都这么好，叫我还想再活八十！三嫂啊，挑半桶吧，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水！

　　林三嫂　半桶哪行呢？小刘同志待会儿一看，缸没满，他准得又去挑！

　　井奶奶　真是的，谁见过当巡捕的给老街坊挑水呢？

　　林三嫂　老太太，现在不叫当巡捕的，叫人民警察！

　　井奶奶　我知道啊！可是，五十年前的话呀说着顺嘴儿！

　　平海燕　老奶奶，您也不光说五十年前的话，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

　　井奶奶　真会说话呀！你的话就好比玫瑰花儿张开了嘴儿，一股子香味儿钻到我心里去！嗯，嗯，我得告诉你：李大妈呀，刚才上车站接儿子去了。

　　平海燕　是呀，我刚刚碰见了她，她高高兴兴的！

　　井奶奶　高高兴兴的？在她出门之前，我去让她喝我一碗刚沏好了的茶。她呀，在屋里掉眼泪呢！

　　林三嫂　掉眼泪？那不象李大妈呀！她是咱们这儿的积极分子，不管风里雨里，什么事都走到前面，没皱过眉，干吗掉眼泪呢？难道她不爱她的儿子天祥吗？

　　井奶奶　三嫂，你可千万别乱说！她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死啦，她只带着天祥，母子俩呀寸步不离，别提多么亲热啦！

　　平海燕　您没问过李大妈，她的老伴是谁，从哪儿搬来的？

　　井奶奶　问过，她只说是由城外头搬来的，别的呀，什么也不说！

　　平海燕　城外头还有什么亲戚吗？

　　井奶奶　天祥告诉我，他还有个叔叔！

　　林三嫂　说也奇怪，这几年了，咱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叔叔！

　　井奶奶　三嫂，我可不准你刨根问底地去问李大妈！你的嘴笨，说话没有分寸！

　　平海燕　对，三嫂，老奶奶想的对！咱们都愿意帮助人，可别叫人家觉得不好受！

　　林三嫂　哎！我就是个爆竹筒子！好，我多干事儿，少说话！

　　可是老奶奶也爱发脾气，不象李大妈那么有耐心，会说服人！

　　井奶奶　反正我比你强点！

　　平海燕　老奶奶，您想，李大妈干吗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猜呀，莫非她还另有儿女，所以一听说天祥回来，勾起来伤心？

　　平海燕　嗯！您想的有点意思！老奶奶，您得下点工夫，随机应变地问问李大妈和天祥。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别人掉眼泪呀！

　　林三嫂　哼，我就不掉眼泪。遇见难事，我哇哇地哭！（看见刘超云来了）哟！小刘同志来了，我快跑！（跑下）

　　刘超云　（赶过来）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您叫林三嫂给挑水啦？

　　井奶奶　哪是我的主意呀，她自己要去！得啦，谁挑不一样啊，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儿的光！

　　〔诸所长走来。

　　诸所长　井奶奶！您好啊？

　　井奶奶　好啊！诸所长！来，说会儿话吧！

　　诸所长　不啦，我有事去！小平，你回去查一查拣来的失物，有到期上交的赶紧交上去，我一会儿就回来！老奶奶，再见！（下）

　　平海燕　我就去，所长！老奶奶，过两天，天长点儿，我来给您拆洗被子！

　　井奶奶　那就更不敢当啦！再说，李大妈已经定下了，你说晚啦，好姑娘！

　　刘超云　小平，你去吧，我招呼着老奶奶！

　　平海燕　老奶奶，再见！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们作，我们都是您的儿女！（下）

　　井奶奶　哎！哎！（望着平的后影）多么体面的姑娘啊！从前哪，我见着穿制服的就躲到远远的去；现在，我越看你们就越爱你们，你们简直都象鲜花似的那么叫人爱看！

　　刘超云　老奶奶，别夸奖我们了吧！我们的工作并没都作好！

　　我们哪，大多数都年纪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井奶奶　你呀，小伙子，谦虚的有点过火！给我挑水的是你，给林三嫂找到孩子的也是你！那天，为救火，你还受了点伤！

　　刘超云　那……那都算不了什么！

　　井奶奶　算不了什么？你不明白呀，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从前遇见的净是惨事儿！现在呀，你们叫我这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婆子心里老热乎乎的！

　　〔林三嫂挑水回来。

　　林三嫂　哟！刘同志，还在这儿哪？

　　刘超云　专等跟你换肩儿呢，三嫂！我来！（抢水桶）

　　林三嫂　别抢！不把水倒在缸里，不能算我完成任务呀！

　　井奶奶　三嫂啊，叫他挑进去吧！要不然，你再丢了孩子，他可不管找啦！

　　林三嫂　老奶奶，您也学会拿我开心啦？（把水桶让给刘）

　　井奶奶　活到老学到老嘛！（笑）

　　〔胡同口外有大汽车停住声，众人告别声。

　　林三嫂　大概是天祥回来了！真快！（迎过去）〔李天祥扛着行李，同妈妈上。

　　林三嫂　大兄弟，天祥！回来啦？

　　李天祥　回来喽！你好哇？三嫂！老奶奶，您更硬朗啦！（放下行李）

　　井奶奶　唉！我大概永远死不了啦！近来连伤风咳嗽都跟我请了假喽！好孩子，你，你简直象个小老虎嘛！

　　李珍桂　老奶奶，他不光是身体好啊，还学了文化，已经是初中毕业的程度啦！

　　井奶奶　文武双全，横是快作元帅了！

　　李天祥　我复员了，老奶奶，作不了元帅！

　　李珍桂　天祥过两天就下工厂，我看他作个劳动模范，倒有把握！

　　刘超云　（出来，仍挑着桶）天祥！天祥同志！（伸出手去）

　　李天祥　（握手）超云！服务的劲儿还是这么大！（就手儿接过水桶去）

　　刘超云　怎么回事？

　　李天祥　怎么回事？有复员军人的地方，叫你去挑水，听说过吗？

　　井奶奶　别挑喽！谁也别去！我的肚子装不下四桶水！

　　刘超云　这回不是给您挑，是给林三嫂！

　　林三嫂　给我挑？

　　刘超云　啊！你只顾了老奶奶，不看看自己的缸！

　　林三嫂　我的缸空啦？

　　刘超云　大概从昨天就空了！

　　林三嫂　嘿！要是开个竞赛大会，比比谁马虎呀，我准得头奖！

　　〔众大笑。

　　（幕）

　　第二　场

　　时间　前场后一日，星期日清早。

　　地点　某公园内幽静的一角。

　　人物　丁宏

　　王秀竹

　　王新英　沈维义〔幕启：某公园极为幽静的一角，王秀竹愁苦地坐在一块大石上，丁宏无可如何地来回走，手里拿着张报纸。

　　丁 宏　秀竹，上月评比，你的工作成绩很出色，照这样下去，不久就能做个先进工作者，你应该更积极，高兴嘛！

　　王秀竹　是，我是要积极。只有忘我的劳动，我才能报答党跟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丁 宏　这就对了。秀竹，事情要一样一样地解决，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摆出来，弄得什么也解决不了！

　　王秀竹　唉！

　　丁 宏　秀竹，别发愁！别的事能不能很快地解决，你我都不知道。可是，你准知道再加把劲儿，就能做个先进工作者，你也准知道我真心爱你！

　　王秀竹　丁宏，我真感激你，能够爱我这么一个人！

　　丁　宏　难道只是感激？

　　王秀竹　我，我也爱你！

　　丁 宏　这不结啦，还不赶快结婚，等什么呢？

　　王秀竹　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叫你再想一想。你工作积极，为人正直，有眼睛的好姑娘都会喜欢你，你何必非抓住我不放手呢？我，我，十三岁就……

　　丁　宏　为什么老记着那段历史呢？是那个可恨的旧社会把你推进火坑里去的，不是你自己的过错！

　　王秀竹　可是，可是，进过火坑的女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回事！一想起来，我就浑身乱颤，手脚出凉汗！

　　丁 宏　（坐在她旁边，温柔地）秀竹，亲爱的，勇敢点，勇敢点！不再想那个，想现在，想将来！你看，今天你已经是个好工人，病治好了，有了文化，谁问你过去的事呢？你再加加油，明天就可能作个劳动模范！你应当比谁都更高兴，干吗发愁落泪呢？

　　王秀竹　（有了点笑容）丁宏，你多么好哇！假如我没经过那回事，清清白白地遇见你，我们的爱情该多么干净美丽啊！

　　丁 宏　看，你还是没解开扣儿！咱们现在的爱情就干净，就美丽！我建议咱们下星期天就结婚，不能再等！

　　王秀竹　再稍等等吧！要是咱们能够找到我的妈，叫你的父母和我娘看着咱们结婚，有多么好啊！

　　丁 宏　咱们不是没有找啊，找不到可有什么办法呢？寻人广告登了不止一次，可是……谁知道她老人家……

　　王秀竹　别乱猜吧！要说死呀，我应当是头一个！病死，打死，折磨死，都很现成，我既没死，叫党给救活，我就相信妈也必定还活着呢！

　　丁 宏　咱们先结婚，也不妨碍寻找妈妈呀！

　　王秀竹　她老人家一定也正找我！谁知道她掉了多少眼泪，伤过多少次心呢！对啦，还是先找到妈妈！要是咱们光顾自己的幸福，可还叫老人家天天掉眼泪，咱们不是太自私了吗？想想看，一家子先团圆了，咱们再结婚，不是喜上加喜吗？

　　丁 宏　好，我听你的话！可是，上哪儿找去呢？怎么找呢？

　　王秀竹　先找我的弟弟！他年轻，不会象老人那么容易……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丁　宏　那就赶快再登寻人广告吧！

　　王秀竹　对！可是，谁知道弟弟改了名字没有呢？他也不知道我现在叫王秀竹呀！

　　丁 宏　就用你的小名好啦。小名叫什么？

　　王秀竹　叫招弟儿。我的确招来了弟弟，可是又把他丢了！

　　丁　宏　唉，那年月，够多么惨哪！

　　王秀竹　（出神地回忆）当初啊，我也就十来岁吧，老拿弟弟当个活洋娃娃，给他梳小辫儿，（丁宏一边听一边翻阅报纸）给他眉毛中间点红点儿，他老实极了，我怎么摆弄他，他也不着急！我一给他梳小辫儿，我们就一齐唱：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泣）

　　丁 宏　秀竹！看，看这里！怎么？又哭啦？别哭！别哭！看这段新闻！（指报）这儿说：母子失散了二十年，会叫人民警察给找到了！他们既然能替别人找到妈妈，也就能找到咱们的妈妈！告诉我，老人家们在解放前是住在北京吗？

　　王秀竹　也是，也不是！

　　丁 宏　怎么也是也不是呢？

　　王秀竹　爸爸妈妈原住在北京，可是日本兵在这儿的时候，混不下去了，爸爸上了张家口。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见爸爸！据说，他死在那里！

　　丁 宏　不管怎么说，人民警察准有办法！走，咱们马上到派出所去！

　　王秀竹　我，我不敢去！

　　丁 宏　这是什么话？你知道今天的人民警察都是多么可爱！

　　王秀竹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一提起那段历史，我就光会哭，说不上话来！

　　丁 宏　有我帮助你，你不会光哭，不说话！走吧！

　　王秀竹　我想，还是写信好！一边哭一边写，只耽误自己的时间，不耽误别人的工夫！

　　丁 宏　也好！马上回去写！你说，我写！

　　王秀竹　走吧！你多么好啊！

　　丁 宏　你怎么光说我好呢？说得我怪不好受的！

　　王秀竹　你是好！你是好！在解放前，我没遇见过你这样的男人！

　　丁 宏　要是不解放，我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姑娘！走吧？亲爱的！（把报纸扔下）

　　王秀竹　也好吧！（携手缓缓同下）

　　〔王新英与沈维义同上。

　　王新英　维义，你去陪妈妈、姐姐吧，不用跟着我！

　　沈维义　姐姐会招呼着妈妈，我跟你走走吧！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儿！

　　王新英　维义，你去吧！去吧！别管我！你越照顾我，我心里越不得劲儿！你多么幸福，妈妈那么硬朗，姐姐又那么关心你！看我……

　　沈维义　新英，你的脾气是有点古怪！

　　王新英　本来嘛，我这个倒霉蛋儿，几岁的时候就入了孤儿院！你一点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孤儿院是什么样子，我逃跑过两三次！解放后，我入了教养院，我又逃跑过一次，可是又自动地回去了！

　　沈维义　我真不放心你！你现在不会由学校里跑出去吧？

　　王新英　那也难说！一想起妈妈、姐姐来呀，我就要到处去找，找遍了全中国！（拾起那张报纸，随便地看）星期天，每个园子都唱好戏！

　　沈维义　新英！我去跟妈妈要点钱，请你听《闹天宫》，好不好？

　　王新英　我没有心程看戏！

　　沈维义　新英！你不该这样，这会把你的身体搞坏！

　　王新英　维义，维义，看！（指报）

　　沈维义　（看）这可是好消息！上派出所去，走！你还记得父母的名字？

　　王新英　记得！父亲叫王仁利，早死在外边啦！母亲叫王桂珍。

　　沈维义　姐姐呢？

　　王新英　就记得小名，招弟儿！大概姐姐也只记得我的小名儿，我的小名叫小马儿。

　　沈维义　那就行了！这儿（指报）不是说，只要有姓名就行吗？

　　王新英　恐怕不那么简单！

　　沈维义　新英！你应当信任咱们的人民警察，他们有智慧，有热情！

　　王新英　可是呀，维义，万一找不到，我的心里可就更沉重了！

　　沈维义　你光有顾虑，没有行动，也不对呀！

　　王新英　行动！行动！失散了十五年，我跟他们面对了面也不认识呀！

　　〔丁宏与王秀竹又回来。

　　丁 宏　对不起，这份报是我的，还没看完！你们不看了吧？

　　王新英　给你吧，同志！谢谢你！（递）

　　丁 宏　（接报）秀竹，咱们快走吧？

　　王秀竹　快走！假若几天之内把他们找到，我不得乐坏了吗！（同下）

　　王新英　看样子，他们也是找人的！嘿，说句老话儿，人民警察真积了大德啦！

　　沈维义　嗯，那位女同志还就许是你的姐姐呢！

　　王新英　哪有那么巧的事？你没听见她叫秀竹吗？

　　沈维义　你刚才说的，只记得她的小名儿，你怎么知道现在她不叫秀竹？

　　王新英　你太乐观了，维义！

　　沈维义　不象你，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顾虑专家！

　　王新英　那，都因为自幼儿丢了母亲！你有什么委屈，一直地就去找妈妈说说委屈，心里就轻松了。我有了委屈跟谁说去？藏在心里！你能堂堂正正地当着妈妈落泪，我有眼泪只能掉在枕头上！

　　沈维义　你的心理分析不坏，该作个小说家！走吧，上派出新去，别再耽误着！

　　王新英　万一，万一到了那儿，民警说：只有这么三个名字，叫我们上哪儿找去？我，我受不住！

　　沈维义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说呢？顾虑专家！你不去，我替你去，我已经记住了那三个名字！

　　王新英　好！我去！你呢？

　　沈维义　当然陪你去！

　　王新英　不去告诉你妈妈一声？

　　沈维义　不用了！妈妈知道，我要是丢了，她会去托人民警察把我找回来！（同下）

　　（幕）

　　第三　场

　　时间　第二天，中午。

　　地点　李珍桂家中。

　　人物

　　李天祥

　　井奶奶

　　林三嫂　李珍桂〔幕启：李天祥独当看书，时时看看手表。他穿着短夹袄，上面有一块补钉，补得不大好看。井奶奶进来。

　　井奶奶　天祥！

　　李天祥　（急立）哟，老奶奶！没听见您进来！

　　井奶奶　你念书念入了神嘛！

　　李天祥　快坐下，老奶奶！

　　井奶奶　我站站，直直腰好！天祥，你这哪是休息呢？不说出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一天到晚拿着本书，老念！老念！

　　李天祥　老奶奶，过两天我去搞工业，不得预备预备吗？况且，我这儿也没光念书！

　　井奶奶　还干什么哪？

　　李天祥　外面火上蒸着包子，我看着呢！（看表）还有五分钟就得了！老奶奶，您尝尝我作的豆沙包子吧，准叫您满意！

　　井奶奶　你在哪儿学的蒸包子呀？

　　李天祥　部队里呗！

　　井奶奶　真是一人学会了八宗艺呀！那块补钉也是自己补的呀？补的可差点劲！我要戴上老花镜，还能补得更好看点！

　　李天祥　是吗？老奶奶！可是您不会演戏！

　　井奶奶　什么？

　　李天祥　我说您不会演戏！

　　井奶奶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李天祥　老奶奶，这是名演员倪明霞到部队慰问我们，给我补的！

　　井奶奶　倪明霞？就是那个长得象仙女、嗓子比笙管笛箫还好听的姑娘？

　　李天祥　就是她！

　　井奶奶　真了不得！那么大的角儿还肯补衣裳，真了不得！补的再难看一点，我也没的说了！

　　李天祥　是嘛！您这么一想，这就跟绣花儿一样好看了！

　　井奶奶　唉！年头儿变得呀，净出叫人想不到的事！我说老大，别光学这个那个，也得张罗个媳妇，省得衣破无人补啊！

　　李天祥　当然喽！您等着吃我的喜酒吧！

　　井奶奶　你看，我还当是你不要媳妇呢！

　　李天祥　老奶奶，我又不是杜勒斯！

　　井奶奶　什么毒、辣、私？提又毒、又辣、又自私的人干吗呀？

　　李天祥　老奶奶，杜勒斯是美国的，他说呀，咱们这儿不要家庭啦！

　　井奶奶　噢！他怎么知道咱们的事情？地道瞎扯！我就盼着你娶个又能干又漂亮的小媳妇，你妈妈呀，光是街道上的事儿就忙不过来啦！有个儿媳妇，也好帮帮她呀！

　　李天祥　妈妈可真进步了，真拿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作！

　　井奶奶　可是呀，她有时候坐着发愣，眼泪在眼圈里转！

　　李天祥　真的吗？真的吗？

　　井奶奶　我又不是那个什么斯，能够造谣言吗？

　　李天祥　她为什么落泪呢！想我？我常写家信哪！

　　井奶奶　告诉我，天祥，她是你的亲娘不是？

　　李天祥　是亲娘不是？（稍迟疑了一下）是！是！她是最好的妈妈！

　　井奶奶　嗯！我再问你一句，她还有过别的儿女没有？

　　李天祥　我不知道！

　　井奶奶　你怎么连有兄弟姐妹没有都不知道？

　　李天祥　知道，没有！没有！

　　井奶奶　她结婚以前的事，你没问过吗？

　　李天祥　问过！妈妈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井奶奶　在你们搬进城里以前，你不是有个叔叔，还是舅舅，他也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李天祥　也没有！老奶奶，您为什么问这些个呢？

　　井奶奶　我愿意叫咱们都高高兴兴，没有一个人暗地里掉眼泪！掉眼泪的年月过去啦，不是吗？

　　李天祥　老奶奶，您说的好！据您看，妈妈为什么偷偷地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这可是乱猜呀，老大！比方说，你妈妈是改嫁过来的，没有把孩子带过来……

　　李天祥　老奶奶，那……那不会！老奶奶，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不便问她，您跟她说说好不好？假若您真猜对了，我一定想法子找到她的儿女！

　　井奶奶　你愿意？

　　李天祥　我添两个兄弟姐妹不好吗？全国的人民都是亲人，何况一母所生的呢？

　　井奶奶　好！我跟你妈妈说，两个老太太容易说到一块儿。你也别闲着，去找那个叔叔或是舅舅，问问他，你现在是小伙子了，他不至于还不肯对你说实话！

　　李天祥　可是，好几年没通信了，叫我上哪儿去找呢？

　　井奶奶　去问派出所呀！

　　李天祥　喝，老奶奶，您可真有办法！

　　井奶奶　我哪有办法呀！我就知道派出所的同志什么都管，还管给我挑水呢！

　　李天祥　对！就那么办！（闻）嗯？怎么有点糊味儿？

　　林三嫂　（在门口）天祥！锅燕干了吧？

　　李天祥　哎哟！忘了！（往外跑）

　　林三嫂　（入）老奶奶，大伙儿老说我马虎，其实呀，谁也不能永远不粗心！

　　井奶奶　老给自己宽心丸儿吃，三嫂！我当初作小媳妇的时候啊，连说错一句话，婆婆都能闹一天！我的心哪老在嗓子眼儿这溜儿！

　　林三嫂　喝！那够多么难受啊！现在可好喽，没有那样的婆婆啦！哼，古时候做媳妇的得受多少罪呀！

　　井奶奶　什么古时候呀，那是不远的事儿！你们这年轻的就是不知道从前的苦处！

　　李天祥　（上）得啦，幸而没把锅烧炸了！老奶奶，您在这儿吃包子，我出去办那回事！（拿起外衣）

　　林三嫂　怎么？天祥！就准老奶奶吃呀？

　　李天祥　也有你的，三嫂！告诉我妈，不用等我吃饭！（下）

　　井奶奶　三嫂，咱们不能把他们的都吃光了啊！

　　林三嫂　嗐！老奶奶，我就那么没心眼儿？您放心，我尝七个八个的就行了！

　　井奶奶　你呀，三嫂，简直是个大孩子！

　　林三嫂　我逗着您玩哪！我呀，打定了主意，到街道食堂给大伙儿作饭去！您看我有点出息没有？

　　井奶奶　好！好！你去吧！可有一样儿，你跟三爷商量了没有？

　　林三嫂　跟他商量干吗？我作的是正经事！

　　井奶奶　那不大好吧？

　　李珍桂　（上）老奶奶！三嫂！

　　井奶奶　李大妈，你又上哪儿去了？看，跑得这么喘嘘嘘的！

　　李珍桂　反正一天不闲着呗，作了就是作了，还说什么呢？

　　井奶奶　不是叫你表功，是我要听听！

　　李珍桂　好吧，我不敢不听老奶奶的话！我呀，一早出去，在大树底下捡着一串儿钥匙。

　　林三嫂　一串儿钥匙？准是锯碗的丢了的。锯碗的管配钥匙呀！

　　李珍桂　锯碗的不那么早出来，三嫂！我没顾得干别的，就找了小平去。我们俩都想啊，带着一串钥匙上班的也许不是银行的就是邮局的。多半是邮局的，邮局开门早啊！我们俩就往各处邮局一打电话，果然找到了失主儿，是个女同志，急得都说不上话来啦！

　　林三嫂　她就马上来，取了走啦？

　　李珍桂　小平忙，我又怕邮局的女同志脱不开身，我就飞跑给送去了。别的都是小事，我怕把丢东西的人急坏了！

　　林三嫂　李大妈，您的心眼可真是好哇！

　　李珍桂　什么好不好的，能替别人伸把手的就伸把手！

　　林三嫂　李大妈，我跟您学，我打定了主意，去到食堂帮忙！不会作菜，我可会挑水买东西什么的呀！

　　李珍桂　食堂里正缺你这么一把手！来吧！来吧！可是，你跟三爷商量了吗？

　　井奶奶　你看如何？李大妈也这么说不是？

　　林三嫂　我要一跟他商量啊，他准不许我去！他都好，就是有点自私！

　　李珍桂　三嫂，你必得跟他商量好了。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说，我跟他说去！

　　林三嫂　对！您说比我说更有劲儿！（下）

　　井奶奶　李大妈你行，真会拉拢人！

　　李珍桂　团结人，老奶奶！大伙儿的事大伙儿办，先得讲团结。

　　井奶奶　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呀！

　　李珍桂　对了！咱们胡同的食堂就快开啦，我得去找点家伙，送到食堂去。（找东西，放在一处）

　　井奶奶　我帮帮你吧？

　　李珍桂　老奶奶坐着歇歇吧！您岁数大了，我们都该伺候您！

　　井奶奶　我要帮助你几句话！

　　李珍桂　那好哇！您岁数大，经验多，您说吧！

　　井奶奶　李大妈，我看哪，你有心事！

　　李珍桂　心事？我不愁吃，不愁穿，里里外外都顺当，有什么心事呢？

　　井奶奶　咱们哪可都是过来人！咱们没法儿忘了从前的事！

　　李珍桂　一忙啊，可也就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忘啦！

　　井奶奶　可是你常想，还掉泪呢！

　　李珍桂　还掉泪？我不是爱掉眼泪的人，井奶奶！

　　井奶奶　我看见好几次了！

　　李珍桂　您看错了吧？老太太！

　　井奶奶　李珍桂，你这个实在人怎么学着说谎呢？

　　李珍桂　我不会说谎！我是想啊，话说出来有好处，就说；没好处，说它干什么呢！老奶奶，我去给您拿两个包子来，您尝尝，天祥作的馅子！

　　井奶奶　我不吃！你不对我说实话，我不吃你的包子！（要走）

　　李珍桂　您慢着点，我搀着您吧！

　　井奶奶　甭管我！李珍桂！

　　〔林氏夫妇吵起来。

　　李珍桂　哟！林家的两口子又吵上啦！（急往外走）

　　井奶奶　你歇歇，我管管他们去！

　　李珍桂　您甭分心，交给我吧！

　　林三嫂　（闯了进来）李大妈，您说这个人可恶不可恶？我听您的话，刚一跟他商量，他就横着来了！他说，我要到食堂去，谁管孩子呢？

　　李珍桂　咱们有托儿所呀！

　　林三嫂　我也是那么说。可是，他说，谁出托儿的那份钱呢？

　　李珍桂　三嫂，三爷说的也对！这么办，你不必整天工作，几时有空，来给挑挑水什么的就行！

　　井奶奶　你出去，我给你照应着孩子！

　　李珍桂　要不然呢，你就参加缝纫小组，那有些收入！

　　林三嫂　可是，我的活计拿不出手去呀！我就是个笨人，我恨我自己这么没本事！

　　李珍桂　不能那么说，三嫂！我去跟三爷商量商量，你先把这些盆盆罐罐送到食堂去，然后看三爷喜欢你去作什么，再看你愿意不愿意。商量着办，什么事就都好办！协商好了，你有不会的，我教给你！好，我找三爷去！对，还得给孩子带俩包子，我就是疼你们的小虎儿！（下）

　　井奶奶　唉！这个人光知道帮助别人，可就是不说自己的委屈！（三嫂拿筐子装家伙）三嫂，你慢着点，别给碰碎了！

　　林三嫂　看您说的，我就那么不中用！（说着，把小瓦壶的嘴儿碰掉）得！我是没用，壶嘴儿掉啦！

　　（幕）

第二幕

　　第一　场

　　时间　前场同日。

　　地点　西郊莲花峰人民公社。

　　人物　于　壮

　　李天祥　王仁德〔幕启：民警于壮正领着天祥往莲花峰人民公社走。看见了公社办事处。外面码着些红色的砖。

　　于 壮　李同志，你进去吧，找炊事员王仁德就行啦！

　　李天祥　对！谢谢你，同志！

　　于 壮　不谢！回头到我那儿喝喝茶！再见！（下）

　　李天祥　再见！

　　王仁德　（提着菜筐子由对面来，筐内有些瓶子什么的，哼唧着）“社会主义好……”

　　李天祥　二叔！二叔！

　　王仁德　谁？谁呀？

　　李天祥　不认识啦？二叔！我是天祥！

　　王仁德　天祥？天祥？几年不见，不敢认了！你这是怎么搞的？要跟白塔赛身量吗？（热烈地握手）

　　李天祥　您老人家也够一瞧啊！雪白的白衣白帽，还发了福，的确象个大师傅了！谁想得到啊，乡下会有食堂，还有这么体面的炊事员！

　　王仁德　那，看看我们的厨房、饭厅去吧！并不是应有尽有，设备齐全，我是叫你看看那个干净劲儿！（掏出口罩，要戴）

　　李天祥　二叔，二叔，先别戴啦，说话不方便！

　　王仁德　（放回口罩）本来就是为叫你看看！不管我们吃什么，我们要作到绝对干净，筷子用完都用开水煮煮！这就是卫生教育嘛！走吧，看看去！我一辈子没作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为这个食堂跟厨房啊，我要是还不觉得骄傲，就有点不忠诚老实了！

　　李天祥　二叔！我待会儿好好地参观一下，我先要问您几句话。来，爷儿俩坐在这儿（指砖）谈谈好不好？

　　王仁德　你一定进去参观，我才陪你在这儿坐一会呢！

　　李天祥　就那么办！一定！（扯王坐下）

　　王仁德　还得先告诉你，我们连男带女一共才七个炊事员，可供给六百人的饭！所以，我们非发明机器不可，切肉的、切菜的、轧面条的……

　　李天祥　对！对！我待会儿必定仔仔细细地看看那些机器，我还许提点意见，怎么改善它们呢！

　　王仁德　那可好！机器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制造的吗？有缺点！你就说那个切菜的吧……

　　李天祥　二叔！二叔！您的热情可真高啊！

　　王仁德　当然喽！你就说昨个夜里，我梦见了一群鸭子全来访问我，呀、呀、呀地说：王师傅，你是要发明填肥鸭子的机器吗？

　　李天祥　二叔！二叔！您也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王仁德　行！行！我是办食堂入了迷！

　　李天祥　那好哇！二叔！

　　王仁德　好啊？那就还说那个切菜的机器吧！

　　李天祥　二叔！您稍等等说那个！我问您，王二叔，我妈的娘家姓王吗？

　　王仁德　啊……你问这个干吗？

　　李天祥　我是想，假若妈妈的娘家姓王，我该管您叫舅舅，不是吗？

　　王仁德　啊……叔叔、舅舅，都差不多！差不多！都是亲人！

　　李天祥　是呀，都是亲人，叫什么没多大关系！

　　王仁德　对！你要是不愿意叫我二叔，就叫二舅也行，反正我要作好公社的炊事员，这比二叔或二舅都更要紧！李天祥要光是为应该怎么称呼您，我也就不细问了。这里有问题，我想弄清楚了！您到底是我妈妈的娘家弟弟，还是她的小叔子？

　　王仁德　噢……天祥，你妈妈还好吗？

　　李天祥　好！身体既好，又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我复员了，她见着我特别喜欢！

　　王仁德　你已经是复员军人？好哇！好哇！再握握手！天祥，你就上我们这儿来，帮助我搞食堂吧！

　　李天祥　我不久就去搞工业。

　　王仁德　工厂里也得有食堂啊！

　　李天祥　二叔，您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不回答呢？

　　王仁德　唉！咱们现在都过得怪好的，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呢？

　　李天祥　可是，我问的不是陈谷子烂芝麻，是跟妈妈大有关系的事！

　　王仁德　她怎么啦？

　　李天祥　她不快活，不快活！

　　王仁德　你刚才说的，她很健康，又很积极，怎么不快活呢？

　　李天祥　妈妈背着人常自己掉眼泪！

　　王仁德　掉眼泪？掉眼泪？

　　李天祥　对！掉眼泪！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您得帮助我！

　　王仁德　我，我，我很对不起她，这几年也没看她去！

　　李天祥　妈妈大概不完全因为您不去看她，才掉眼泪！

　　王仁德　那，那，你记得她是你的后娘？

　　李天祥　当然记得！可是我爱我的继母！这么多年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她是我的后妈，妈妈好！比亲的还好！

　　王仁德　你还知道什么？

　　李天祥　不知道，所以我来问您！

　　王仁德　我，我……

　　李天祥　二叔！就是复员军人，我心里没有那一套老封建思想！不管妈妈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也爱她！我也得设法叫她不再偷着掉眼泪！叫妇女暗地里落泪是最残酷的事！

　　王仁德　我，嗐！

　　李天祥　二叔，您是这么好的人，您为什么不爱我，不肯对我说实话呢？

　　王仁德　你等我想一想，想一想！

　　李天祥　二叔，有什么可想的呢？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您照实地告诉我，不就完了？我告诉您，就是当初您把我妈妈卖给我爸爸，我也不恼您！过去作的错事，说出来不省得老背着个包袱吗！

　　王仁德　没有，没有！我没卖过你妈妈！

　　李天祥　那么，您有什么对不起我妈妈的小事，就更不成问题了！您知道，我来不为找您的错处，是想法子叫妈妈快活！您不愿意叫她快活吗？

　　于 壮　（上）王二叔！李同志！找对了？

　　李天祥　找对了！

　　王仁德　谢谢您，于同志！这回可找对了！前两回你都没找对！

　　于 壮　那不是因为叫王仁德的很多吗？

　　王仁德　是呀，你一找我，我心里就一动，怎么叫王仁德的专会丢了亲人呢！

　　李天祥　于同志，我问二叔点事，二叔可是不高兴告诉我！你帮帮忙吧！

　　于 壮　同志，可别错想了二叔！他是我们公社里热爱劳动、肯帮助人的大师傅，而且对谁都老笑脸相迎，有说有笑！

　　王仁德　是呀，我总算有了进步，没把食堂办砸了锅！天祥，还是先看看食堂吧！来！

　　李天祥　二叔，您这是叫我着急嘛！

　　于 壮　什么事呀？王二叔，您看他还是真着急，就跟他说说吧！

　　王仁德　我……噢，我得赶快作饭去！天祥，你进来！

　　李天祥　您去吧，二叔！我马上来！

　　王仁德　好！赶紧来吧！（下）

　　李天祥　于同志！

　　于 壮　有话说吧！

　　李天祥　我跟你说一说吧，我求你帮我点忙！

　　于 壮　在这儿说，还是到我那儿去？

　　李天祥　到——到你那儿去吧！

　　于 壮　好！走！

　　（幕）

　　第二　场

　　时间　前场后二日，晚间。

　　地点　沈维义家里。

　　人物

　　沈维义

　　王新英　平海燕〔幕启：沈维义独自在屋里看书，有点焦急不安，时时往外望一望。

　　沈维义　新英这个家伙，说来还不来，是有点古怪！可也别怪他……正因为他古怪，才得多帮助他！（院中有人声）是你吗？新英！快进来！（迎上前去）

　　王新英　（颓丧地进来）我说不到派出所去，你偏叫我去！

　　沈维义　难道有什么坏处？他们已经说没法儿办啦？

　　王新英　刚才接到他们的电话，叫我耐心一点，别太着急！

　　沈维义　本来是该耐心一点，这是民警关切你！

　　王新英　我看希望不大了！前天你陪我到派出所去的时候，我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及至接到这个电话呀，血都一下子降到零度，结成了冰！

　　沈维义　新英，别这么激动！你看，你只知道姐姐叫招弟儿，姐姐大概也只知道你叫小马儿，哪能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找到，你也得给人民警察容出点工夫来呀！王新英要是根本没去过，我心里倒仿佛老有点希望；这么一来呀，一点希望也没有喽！

　　沈维义　你说的不近情理！有不去找就会找到人的事吗？我相信警察必有办法！

　　王新英　不说这个，说点儿别的，（从书包里找出纪念册子，笑着）嗬！维义，给你！

　　沈维义　什么呀？

　　王新英　你自己看嘛！

　　沈维义　（接着）滑翔机模型设计图？

　　王新英　嗯！你爱那个嘛，我能不动脑筋，想想主意吗？

　　沈维义　你行，你的确有聪明！

　　王新英　往下看！

　　沈维义　毛主席语录。

　　王新英　对，我自己留了一仿，给你抄了一仿儿。

　　沈维义　写的这么好，还是用红墨水写的！

　　王新英　毛主席的话，就是咱们的阳光，应该用红笔写。你天天早晨起来，把看这些话当作第一件事，好不好？

　　沈维义　好，好！我必定那么办。新英，你也得向我保证：以后不再愁眉苦脸，你应当比别人更高兴。想想看，要不是北京解放了，你自己说的，你不是要了饭，就是个小偷儿。

　　王新英　对，我常把心分成两层儿，一层儿想妈妈、姐姐，一层儿想做个国家的好孩子。

　　沈维义　我想不久那两层就会变成一层儿，专做国家的好孩子，因为人民警察会找到妈妈、姐姐呀！

　　王新英　对，我有干劲！不信（去掀册子）你看看这儿。

　　沈维义　还做了诗，待我朗诵便了，“维义与新英，两个好弟兄，干劲冲云霄，红专放卫星。”有劲，有劲！我给添两句，“立志争先进，心别分两层。”哈哈哈哈……

　　王新英　哈哈哈……我说，咱们老实点吧！这么大喊大叫，不怕老太太不乐意吗？

　　沈维义　放心吧，家里没人儿。

　　王新英　都到哪儿去了？

　　沈维义　大大小小都到街坊家看电视去了，我因为等你没去。

　　王新英　你是个好团员，为照顾我牺牲了看电视。

　　沈维义　什么牺牲！怎样，咱们是温课，还是先下一盘棋？

　　沈维义　温课，温课！我叫你看明白，我受得住折磨，不管怎么样也还能念书。

　　〔门铃响。

　　沈维义　我看看去。

　　王新英　我走吧？万一是你的亲戚朋友来了，我搭不上话，怪僵得慌！

　　沈维义　坐下，少说废话！（下）

　　王新英　分离了十四五年，的确不容易找！民警同志们，我没怪你们，只怪我自己是个倒霉蛋儿！

　　〔沈维义同平海燕上。

　　沈维义　同志，这就是我的同学王新英。

　　平海燕　你好哇？我叫平海燕，来看看你！

　　王新英　谢谢！怎么维义同我到派出所去，没看见你？

　　平海燕　我不是你们这个派出所的。

　　沈维义　同志，你请坐！

　　王新英　同志，你找我干什么？

　　平海燕　你不是正找妈妈和姐姐吗？

　　王新英　你怎么知道的？

　　平海燕　你看，许你上派出所提出要求，就不许我去打听吗？（笑）

　　王新英　对呀，看我这个胡涂劲儿！

　　沈维义　他呀，这两天有点紧张！

　　平海燕　别那么紧张，光着急办不了事呀！告诉我点你的事好不好？

　　王新英　你问吧，同志！

　　平海燕　你的父亲叫王仁利，十五年前死在外边了？

　　王新英　对？

　　平海燕　你的祖母把你留下，可把你妈妈跟姐姐都轰了出去？

　　王新英　也对！当时的情形我记不清了，后来听大家都这么说，大概不会错。祖母跟妈妈婆媳不和，祖母厉害透了！不久，祖母死啦，我就不是在孤儿院，就是到处去流浪；不论在哪儿吧，反正我睁开眼看不见一个亲人，（勉强地笑）够我受的！

　　平海燕　是够受的！光是那时候的警察就够咱们受的！

　　王新英　你怎么知道？同志！

　　平海燕　我小时候也是苦孩子，拣过煤核儿！

　　王新英　真的吗？

　　平海燕　怎么不是真的呢？在垃圾堆上跟一群群的野狗挤来挤去！

　　王新英　对！对！一听见警察的皮鞋响，咱们就得拚命地跑，叫他们逮住就挨一顿揍！

　　平海燕　是呀，还有那些推垃圾车的，一个个都那么神气！咱们拣着点好东西，得送给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不许咱们靠近了车身儿！

　　王新英　越说越对！那时候，我一看见人家妈妈带着孩子拣垃圾呀，就羡慕的不得了！孩子们一叫妈妈，我就躲开，我没有妈妈可叫啊！

　　平海燕　你妈妈叫王桂珍，是吧？

　　王新英　对！有人说叫这个名字的多得很，不好找。你看呢？

　　平海燕　那也没什么。你今年……

　　王新英　二十岁。自幼失学，所以到现在还在中学里。

　　平海燕　你看，你二十，妈妈必定是四十以上的人，这就可以把许多许多王桂珍减下去了，太老太小都不合格呀，不是吗？

　　沈维义　新英，你看，他们多么有办法！

　　平海燕　妈妈是北京人？

　　王新英　对！

　　平海燕　好！这又可以把从外乡来的王桂珍都减了去！

　　王新英　这么说，有希望？有希望？

　　沈维义　动脑筋，有热情，什么事都有成功的希望！

　　平海燕　是呀，我们要用你的感情去作这个工作，就好比我正找自己的妈妈、姐姐！

　　王新英　我相信你！可是，告诉我一句话，到底能找到不能？别让我老这么冷一阵热一阵的！

　　沈维义　新英，你又忘了控制自己！

　　平海燕　没关系！谁找不到妈妈、姐姐，不着急呢？

　　王新英　同志，你真好，你了解人！

　　平海燕　你姐姐叫什么？

　　王新英　光记得小名儿，叫招弟儿。

　　平海燕　真巧，我的小名儿也叫招弟儿！姐姐比你大几岁？

　　王新英　大五岁。

　　平海燕　假若有她的相片，你认得出她来吗？

　　王新英　大概认不出来。当我想念姐姐的时候，她很具体；赶到一细问我呀，我就，就什么也说不上来了！

　　平海燕　你连她一点什么也不记得吗？

　　王新英　我仿佛还记得点姐姐的声音。在梦里，姐姐叫我，姐姐唱“小小子，坐门墩儿”，总是那个声音。这也许完全是想象，并不是事实。平同志，你问了我这么些事，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了点底，知道了我姐姐在哪儿了吗？

　　平海燕　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那儿接到了一封信……

　　王新英　托你们找人的信？

　　平海燕　对！

　　王新英　这怎么跟我拉到了一块儿？

　　平海燕　写信的人呀，小名叫招弟儿。

　　王新英　是这么一回事？招弟儿？招弟儿？那一定是我的姐姐！

　　沈维义　先不忙下结论，新英！在北京，叫招弟儿的大概不止一万个！连这位平同志不也叫招弟儿吗？

　　平海燕　将来会少起来的，大家不再重男轻女了啊！

　　王新英　这个招弟儿是干什么的？

　　平海燕　是个女工人。

　　王新英　女工人？有个工人姐姐多么好！她在哪个工厂？告诉我，我马上找她去！

　　平海燕　先别这么忙！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什么呢！

　　王新英　她是不是找妈妈和弟弟了？

　　平海燕　是！

　　王新英　那一定是我的姐姐了。哪能就那么巧，我找妈妈和姐姐，她就找妈妈和弟弟？

　　平海燕　新英，沉住了气！这是一种细致的工作，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就拿你来说吧，你说好象跟祖母在石大人胡同住过，我们就到那里详细地问过，居然还有老街坊记得你的祖母。

　　王新英　真的呀？

　　平海燕　真的！据说你入过孤儿院和教养院，我们也都查阅过文件，可惜孤儿院的文件已经找不到了！

　　王新英　教养院的查到了？

　　平海燕　查到了！我们这才又到学校去了解，才找到这儿来。

　　你看，你很小就丢了妈妈，过去的事有好些记不清的；我们得由四面八方证明你说的不错，或接近事实，才好去找你的亲人呀。

　　王新英　对！对！对！平同志，为了我，你这两天跑了几十里路，访问过许多许多人了吧？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平海燕　要说感谢呀，你到过的那个派出所的同志们比我跑的路多！

　　王新英　我也得给他们道谢去，待会儿就去！平同志，你看这件事会快解决了吧？

　　平海燕　我看有希望！不过我还不敢保证刚才谈到的那个招弟儿就是你的姐姐。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还会来麻烦你呢！

　　王新英　来麻烦我？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

　　平海燕　不管谁麻烦谁吧，只要我细心，你安心，咱们就好协作了！维义，你帮帮他，别叫他过度紧张！

　　沈维义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地看着他！

　　平海燕　那么，我就走啦！

　　王新英　维义，咱们送她回去！哟，你还得看家呢！好，我去送，你看家！

　　平海燕　谁也不必送我，我骑着车呢！新英，这是我的电话号数，你万一又想起一点什么来，随时告诉我！

　　王新英　一定！不管多么小的小事，只要想起来就告诉你！

　　平海燕　对！小事儿往往解决大问题！

　　王新英　还有什么嘱咐我的？

　　平海燕　你要叫亲人哪看见个结结实实、活活泼泼的小伙子！

　　别老不好好地吃饭、睡觉！维义，你看我说的对吧？

　　沈维义　对！他聪明，又肯用功，就是心里老不开展！

　　王新英　你们等着看吧！找到了我的亲人，我一定不再忧郁，每天睁开眼就嘎嘎地笑！同志，我去把你的车推出去！这院里的拐弯抹角我都摸熟了！（下）

　　沈维义　（低声地）有点眉目了吧？

　　平海燕　有点底儿了，我赶紧回去跟所长再研究一下。

　　沈维义　我还应该干点什么？

　　平海燕　给新英个精神准备。比方说，他的亲人可能在旧社会里受过污辱什么的，要是没点精神准备，他也许又苦痛！

　　沈线义　你能说具体一点不能？

　　平海燕　那用不着！旧社会里什么惨事没有啊！我快走吧，别叫他多心，他非常敏感！

　　王新英　（在外面喊）怎么还不快来呀？你们嘀咕什么呢？

　　平海燕　来喽！（跑下，维义跟着）

　　（幕）

　　第三　场

　　时间　前场次日，下午。

　　地点　派出所。

　　人物

　　平海燕

　　李珍桂

　　唐大嫂

　　刘超云

　　诸所长　丁　宏

　　王秀竹

　　王新英　沈维义〔幕启：平海燕正打电话。

　　平海燕　喂……你是王秀竹吗？……你能来一会儿吗？好！待会儿见！（又拨）喂，劳驾给找一下王新英。……告诉他，下了课来看看我，好不好？……你一说平海燕，他就知道了！……对！谢谢！

　　李珍桂　（上）小平！小平！

　　平海燕　王大妈！

　　李珍桂　（已答应）哎！（又急改嘴）哟，看你，怎么叫我王大妈呢？

　　平海燕　我，我也不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净叫错了人！有事吗？大妈！

　　李珍桂　有事！（忙回至门口）唐大嫂，你进来！（唐上）你看看，你还不愿意进来，怕这里光有老爷儿们。这里也有大姑娘，而且是这么可爱的大姑娘！

　　平海燕　唐大嫂，请坐吧！有什么事呀？

　　李珍桂　唐大嫂由乡下来看她的爱人，把住址条子丢了！她只粗粗地记得唐大哥在南河沿肥料厂，找了半天也找不着，急得直哭！交通警把她交给了我，我帮着又找了一阵子，也没用，我就把她领到这儿来了。

　　平海燕　您等等，我问问小刘，他熟悉城里的地名儿。（叫）小刘！小刘！

　　刘超云　（上）干吗呀？小平！哟，李大妈，您又拣着什么了？

　　又是一串儿钥匙呀？告诉您，邮局那个干部姓汪，可感激您啦！她要来给您道谢呢！

　　李珍桂　别叫她来，都忙！只要她没急坏了，咱们心里不就消停了吗？来，帮助帮助这位唐大嫂。南河沿有个肥料厂吗？

　　刘超云　南河沿？没有肥料厂！我记得那儿有个小自行车修配厂，还有个酱油制造厂。

　　李珍桂　我们都问过了，没有唐大哥这么个人。

　　唐大嫂　我呀，真没用！会把住址条儿给丢了。

　　刘超云　大嫂，别着急，先喝碗水！（给她倒水）

　　李珍桂　小刘，还有南什么沿儿？

　　刘超云　南，南沟沿呀！对，我跟那儿联系，看那儿有什么厂子没有！（打电话）

　　李珍桂　大嫂，你不饿吗？我们这儿可方便，有了食堂！

　　唐大嫂　不饿，着急就着饱啦！唉！

　　刘超云　小平，南沟沿有厂子！

　　平海燕　什么厂子呀？

　　刘超云　塑料厂。

　　唐大嫂　对了，是塑料厂！乡下不是搞积肥运动吗？我就把它记成肥料厂啦！

　　李桂珍　小刘，快跟塑料厂联系吧！

　　刘超云　对！（再打电话）

　　李珍桂　唐大嫂，别着急，准能找到！家里有孩子没有啊？

　　唐大嫂　有两个，都交给老奶奶看着呢。好在，我过两天就回去。

　　李珍桂　对！孩子最要紧！

　　唐大嫂　您的孩子都成人了吧？老太太！

　　李珍桂　都……啊，长大啦！

　　刘超云　大嫂，大嫂！打对了！来，先跟唐大哥说句话！（递听筒）

　　唐大嫂　是你呀？老唐！……好，好，我就来！（递回听筒）

　　刘超云　唐同志，您忙您的，都甭管啦！放心，我马上把大嫂送到！

　　李珍桂　小刘，你忙吧，我送大嫂去！

　　唐大嫂　都别送！给我雇上一辆车，我不会走丢了！

　　刘超云　李大妈，所长还跟您有话说。我去！不把大嫂交到大哥手里，我不放心！大嫂，咱们走吧！

　　唐大嫂　给你们添够了麻烦，还不走吗？大妈，这位女同志，我谢谢你们！等老唐休息的那天，我们一块儿来道谢！

　　平海燕　甭来喽，大嫂！您进了城，就跟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一个样！

　　唐大嫂　那就更得来啦，走亲戚嘛！（同刘下）

　　平海燕　再见，大嫂。（向李）大妈，来，坐，等等所长。大妈，咱们的食堂、托儿所这么一办起来，缝纫组什么的一定有很大的发展！

　　李珍桂　那是一定！看着大伙儿干的起劲，我心里真痛快！

　　平海燕　林三嫂的问题……

　　李珍桂　解决了！她还是到食堂来。三爷三嫂都是劳苦人民，一说就通！就是可惜呀，咱们说的还不够；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啊！

　　平海燕　您说的对！苦人跟苦人才说得到一块儿呢！您就说我们民警吧，小刘原是油盐店的徒弟……

　　李珍桂　那我知道！要不怎么沏茶灌水的，他都行呢！

　　平海燕　我呀，更苦！我拣过煤核儿！

　　李珍桂　你拣过煤核儿？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平海燕　所以咱们才能打成一片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老画报）您看，我那天在旧书摊上看见了这本，随便一翻，照片上敢情有妈妈跟我！

　　李珍桂　我看看！这是你妈妈呀？

　　平海燕　啊！这个小不点儿就是我！我们到粥厂去打粥，叫那些假善人给照下来了！

　　李珍桂　唉！感谢毛主席吧，叫咱们真翻了身！

　　平海燕　是呀！那时候我淘气极了，招得妈妈到处去喊招弟儿！招弟儿！

　　李珍桂　你也叫招……

　　平海燕　是！我小名儿叫招弟儿，大妈，您没生过姑娘吧？

　　李珍桂　我……没有！[网罗电子书：www.WRbook.com]

　　平海燕　大妈，您是不是有点心事呢？

　　李珍桂　我……（楞了一会儿，有点发怒）小平，你是有意试探我吗？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点心事？你问，井老奶奶也问！

　　平海燕　大妈！大妈！您怎么啦？我那么问问，是要帮助帮助您！您要真有心事，就说说吧！

　　李珍桂　说！叫我说什么？怎么说？那个旧社会叫人有嘴说不出话来！叫人一辈子说不出话来！

　　〔诸所长上。

　　诸所长　李大妈，怎么啦？小平，是你招李大妈生了气？

　　李珍桂　（缓和下来）所长，小平没有！是我自己不好！所长，找我有事吗？

　　诸所长　我要跟您商量一下，咱们的交通安全宣传的还不够理想，胡同窄，车马不少，孩子多……

　　李珍桂　一点不错，我常常不放心那些孩子们！

　　诸所长　这一带连大人带孩子都听您的话，您……

　　李珍桂　好，我先去征求征求老街坊们的意见，再向您汇报吧。（要走）

　　平海燕　李大妈，刚才……

　　李珍桂　刚才，忘了刚才那一段儿吧，先办事要紧！（下）

　　诸所长　刚才怎么一回事？

　　平海燕　是这么一回事：您不是说王家姐姐弟弟那件事已经差不多了吗？

　　诸所长　是呀。你给他们打了电话？

　　平海燕　打过了。

　　诸所长　我再问问那个女工人，就可以叫他们见面了。你说呢？

　　平海燕　我也那么想。可是，他们的妈妈到底是谁呢？我怀疑就是李大妈，所以我想试探一下，刚才李大妈一进屋，我就猛不丁的叫了一声王大妈，她没留神答应了，后来我说我的小名叫招弟儿，她也直发楞，我再往下问，她就生气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井老奶奶时常发现李大妈背地里掉眼泪，对了！那天李大妈呀直勾勾地看着那个人的后影儿，仿佛动了心！

　　我一说那个人姓王啊，李大妈好象更不自在了。我想，这个人就是王仁利！

　　诸所长　王仁利？王新英的父亲？不要这么草率地下判断吧！况且他们姐弟都说爸爸早死啦！

　　平海燕　我相信他没死！

　　诸所长　你是说，王仁利没死，李大妈改名换姓，过去的王桂珍就是现在的李珍桂？

　　平海燕　咱们不是已经遇上好几档儿改名换姓的事了吗？

　　诸所长　我知道！可是，王仁利要真没死，李大妈就改了嫁，说不通啊！

　　平海燕　按常理说，的确说不通！可是，那是发生在我还正追土车、拣煤核儿的年月呀！

　　诸所长　对！老一辈的人称觉得改嫁不体面，所以李大妈不肯说。不对！李大妈亲自宣传过婚姻法，她应当明白了再嫁没有什么不体面！她呀，假若你猜对了，必定有更深的难言之隐！

　　平海燕　是呀！我当时就托了井老奶奶！

　　诸所长　你作的对！光靠咱们自己，什么事也办不妥当！老奶奶问了没有？

　　平海燕　问过了。可是，李大妈什么也没说！老奶奶又没有耐性儿，闹了个没结果。老奶奶这才告诉了天祥，天祥上了趟妙峰山，去找他的二叔。

　　诸所长　他的二叔是谁？

　　平海燕　叫王仁德。

　　诸所长　王仁利，王仁德，名字很象哥儿俩。你没查查老户口册子，王家有没有这么个王仁德？

　　平海燕　查过了，没有他！

　　诸所长　嗯——那可能是哥儿俩分居另过，各有户口。再说……你说他在妙峰山？

　　平海燕　是！莲花峰人民公社。

　　诸所长　妙峰山是老根据地，不象敌伪统治区那样人人有良民证，恐怕连详细的户口底簿子也没有！天祥回来怎么说？

　　平海燕　天祥说，王仁德是公社里的炊事员，积极分子。

　　诸所长　那好啊！他对天祥说了什么？

　　平海燕　什么也没说！

　　诸所长　奇怪呀！假若王仁德跟李大妈真是叔嫂，可是都不说什么，其中必有……据我看，他们都不光为顾全封建性的那点体面，而是有实在说不出口的痛苦！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解除了痛苦，同时又须极其谨慎，不可以冒冒失失地跟李大妈说什么，那会更伤了她的心！你这些新材料很有用，不过这种事儿，你热心为群众解决问题很好，不过，小平，记住，我们事事都要以诚相见，你刚才不该对李大妈耍这种小花招儿！

　　平海燕　所长，以后我不再那样！可是，我的小名真叫招弟儿，一点不假！

　　〔刘超云回来。

　　刘超云　所长，小平，我把唐大嫂送到了，唐大哥很高兴！

　　诸所长　超云，你到运输工会去看看有没有一位王仁利。假若有，了解一下。

　　刘超云　是！见他本人不见？

　　诸所长　电话上联系，我叫你见，你再去找他。

　　刘超云　是了，所长！（下）

　　诸所长　小平，你给西郊打电话。

　　平海燕　是！所长，天祥说，敢情于壮在那儿呢。（打电话）

　　诸所长　于壮？他是漂亮手儿呀！

　　〔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丁宏与王秀竹进来。

　　丁 宏　您是所长？

　　诸所长　对！那是平海燕。来，坐吧！

　　丁 宏　我叫丁宏，这是王秀竹。

　　诸所长　都坐下！我接到了你们的信。

　　丁 宏　事情有眉目吗？

　　诸所长　我还得问秀竹几句话。

　　丁 宏　秀竹，坚强点，预备好痛痛快快地说话！

　　诸所长　秀竹，你有个二叔？

　　〔平过来记录。

　　王秀竹　有！有！给您写信的时候，我忘了写上他的姓名。

　　诸所长　他叫什么？

　　王秀竹　叫王仁德。祖母把我们母女赶了出来，妈妈就去找二叔要主意，把我托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谁知道……（泪在眶中，竭力控制）

　　丁 宏　秀竹，先别伤心，往下说！

　　诸所长　不忙！不忙！慢慢地说！

　　王秀竹　谁知道，那个朋友不是好人！他们夫妇说日子不好过，怕委屈了我，要把我转托给另一个朋友。

　　诸所长　这对夫妇姓什么？

　　王秀竹　他们姓宋，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诸所长　他们住在哪儿？

　　王秀竹　离我们不太远，胡同名儿我也忘了。那时候我才不满十岁，没什么心眼儿！

　　诸所长　也许是宋黑子。要真是他呀，早已经叫我们给抓起来了。往下说吧。

　　王秀竹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姓庄的家里。

　　诸所长　庄什么？

　　王秀竹　我也不知道，就听见大家伙儿叫他庄家大爷。

　　诸所长　他家里什么样子？

　　王秀竹　相当阔气，有一群小姑娘。当时，虽然有那群小姑娘陪着我玩，我可是一劲儿想念妈妈。我可也不敢哭，怕得罪了庄家大爷。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妈妈还下来，我大着胆子去问庄家大爷。他哈哈地笑了一阵，然后把一条皮鞭扔在我的面前。他说：从现在起，你叫小桃儿了，记住！好好地在这里，不准再问妈妈！你要是不听话，我好说话儿，皮鞭可比我厉害！我……（要哭）他可真狠呀，我才十三岁，就……

　　平海燕　（倒过水来）你喝口水，喘喘气再说！把委屈都说出来！

　　王秀竹　（含泪地）谢谢你！

　　丁 宏　秀竹，恨那群混账！恨！把眼泪咽下去，说话！

　　诸所长　秀竹，你知道庄家大爷早就叫咱们捉住了，给你们报了仇！

　　王秀竹　（坚强起来）我知道！我们没叫他虐待死的姐妹都参加了公审！我才十三岁呀，他就叫我……要不是毛主席来到北京，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子，十之八九我已经叫他们折磨死啦！党和毛主席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哭）

　　〔静场片刻。

　　丁 宏　还有什么，都说说！

　　诸所长　你始终得不到妈妈的消息？

　　王秀竹　（摇头）在认识了丁宏以后，登了几次报，没结果！所长，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妈妈、弟弟，我起誓要积极劳动，作个最好的女工！

　　诸所长　小平，你领着她到里边（指旁边的屋子）休息一下，等会儿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丁 宏　是，所长！来吧，秀竹！（让她先走，看她已入了门，又回来）所长，我爱她，可是她的过去那点历史就好象一条毒蛇缠住她，咬她的心！每逢我一见她掉泪，我就……唉！

　　诸所长　咱们都好好地安慰她，劝解她，随时随地体贴她，尊重她，好叫她忘了过去，看得起自己！

　　丁 宏　对！

　　〔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王新英与沈维义进来。

　　王新英　（急切地）平同志！平同志！

　　丁 宏　你们谈吧！（下）

　　平海燕　新英，这是我们所长！

　　王新英　所长，有消息没有？有没有？我……

　　沈维义　新英，刚才说好了不要紧张，看你……

　　诸所长　来吧，都先坐下！别着急，着急解决不了复杂的问题。我问你，你父亲的灵运回来没有？

　　王新英　不记得看见过棺材！

　　诸所长　你记得有个二叔吗？

　　王新英　记得，我有个二叔！

　　诸所长　你记得姐姐的一点特点不记得？

　　王新英　我……（摇头）

　　平海燕　你不是说，记得她的声音吗？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小平，请他们过来！

　　平海燕　是，所长！（走向旁室）

　　王新英　姐姐的声音，是，我似乎常听见姐姐叫我！〔平拉着王的手，与丁宏同上。

　　诸所长　秀竹，你看看他！（指新英）新英，你看看她！〔姐弟呆视，不相识。

　　平海燕　秀竹，说句话！

　　王秀竹　我……

　　沈维义　新英，你说句话！

　　王新英　我，我认不出来！

　　诸所长　你们的父亲是王仁利？

　　王秀竹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母亲是王桂珍？

　　王秀竹

　　王新英　对！

　　诸所长　你们的二叔是王仁德？

　　王秀竹

　　王秀英　对！

　　诸所长　那就……

　　〔姐弟仍呆视。

　　丁 宏　秀竹，唱那个，唱那个“小小子”！

　　王秀竹　小，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泣）

　　王新英　姐姐！大姐！（扑过去）

　　王秀竹　弟弟！小马儿！（相抱痛哭）

　　丁 宏　秀竹，别再哭！找到了弟弟，该快活嘛！

　　沈维义　新英，别再哭！

　　〔姐弟止泪，携手走向所长。

　　王秀竹　所长，我有了弟弟，我说不出来怎么感激！

　　王新英　所长！我有了姐姐！有了姐姐！再分分心吧，找到我们的妈妈！

　　诸所长　你们先回去吧，等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幕）

第三幕

　　时间　前场后二日，星期日上午。

　　地点　派出所，所长室。

　　人物

　　平海燕　唐大哥

　　唐大嫂

　　王秀竹

　　王新英　诸所长

　　丁　宏

　　沈维义

　　刘超云

　　王仁利

　　王仁德　李天祥

　　李珍桂

　　井奶奶　林三嫂〔幕启：平海燕在阅文件。电话响，她接。

　　平海燕　喂！……是呀！你是于壮呀？……噢，王仁德正上我们这儿来？好极了！谢谢！再见！（敲门声）请进来！

　　唐大哥　（同唐大嫂上）同志，我们来给你们道谢！

　　唐大嫂　道谢喽，同志！

　　平海燕　这算什么呢？都坐坐吧！

　　唐大哥　不坐了，你们忙！

　　唐大嫂　刘同志出去啦？等他回来千万替我说一声！也替我谢谢所长！谢谢街上的交通警！真好哇，穿红道儿衣裳的处处办好事！

　　平海燕　大嫂就要回去吗？不多住几天？

　　唐大嫂　不啦，乡下的活儿忙，在这儿我也安不下心去！再见啦！我们去看看李大妈！

　　〔平与他们握手，往外送，他们下。

　　王秀竹　（拉着弟弟，欢欢喜喜地进来）海燕同志！

　　王新英　海燕同志！

　　平海燕　是你们姐儿俩呀？我真替你们喜欢！看，秀竹的眉头儿不皱着了，新英的脸也亮堂了！

　　王秀竹　是呀，还有什么比姐姐找到小弟弟更快活的呢？

　　王新英　看我大姐，既是工人，又有了文化，多么叫人高兴啊！我们哪，不知道怎么感谢党和毛主席才好！

　　诸所长　（上）来啦？秀竹！新英！

　　王秀竹　诸所长，我们来给您道谢！

　　王新英　所长，我每个星期天都要来道谢一次！

　　诸所长　什么时候都欢迎你们来，可是不要老道谢！况且，我们还没把这件事作完呢！

　　王秀竹　妈妈有消息没有？

　　诸所长　有点！

　　王新英　妈妈在哪儿？在哪儿？我恨不能拉着姐姐的手，满街去叫妈妈！

　　诸所长　还有一些细节没弄好，也快！也快！秀竹，妈妈的脸上有什么特点没有？

　　王秀竹　脸上稀稀拉拉的有几个麻子。

　　诸所长　噢！你也记得爸爸的模样吗？

　　王秀竹　也还记得点儿！

　　王新英　说说，说说爸爸什么样儿！是四方脸，还是圆脸？有胡子没有？

　　王秀竹　唉！新英，父亲埋在了什么地方，咱们都不知道！多么惨！多么惨！来了一阵风似的，一家人就死的死散的散了！

　　〔敲门声。

　　平海燕　请进来！

　　〔丁宏与沈维义上，沈带着小照相机。

　　丁 宏　所长，海燕同志！他们俩给你们道谢了没有？

　　诸所长　别紧说道谢吧，叫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丁　宏　连我也得给你们道谢！你们看，秀竹的脸上有了笑容！她笑一声啊，我就要笑十声！

　　王新英　姐姐还争取当上劳动模范呀！

　　沈维义　我们都得道谢！看，这个家伙（指新英）决定争取入团！所长，你就不知道你作了多么大的好事！

　　丁　宏　所长，等一找到了秀竹的妈妈，我跟秀竹就结婚，请所长来参加婚礼！你肯来吗？肯吗？

　　诸所长　我有什么不肯呢？

　　平海燕　没有我的事吗？

　　丁 宏　当然请你吃糖！我说，咱们都道完谢就走吧！

　　平海燕　你们上哪儿？

　　沈维义　我们去找个好地方照几张相，也许在一块儿吃顿饭。

　　王秀竹　可是，妈妈还没找着呢？就照相？

　　丁 宏　秀竹，你太死心眼儿了！找到了弟弟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王新英　姐！相信所长吧，他既能找到咱们，也就必定能给咱们找到妈妈！所长，以后您有什么抄写不过来的，还是要编点清洁卫生什么的宣传快板儿，给我个电话，我保证来帮忙，而且要作得顶好！

　　沈维义　所长，这小家伙的笔底下可棒！他的作文老得五分！

　　诸所长　好吧，都去玩玩吧！待会儿呀再回来看看，也许就有好消息！

　　众人　谢谢所长！谢谢海燕同志！再见！（下）

　　平海燕　所长，于壮来了电话，说王仁德就来！

　　诸所长　那好啊！刚才王秀竹说她妈妈脸上有几个麻子，这一定是李大妈了！可是李大妈为什么还不肯说这件事呢？

　　平海燕　是呀，我也不明白！我又跟井奶奶、天祥谈过了，他们也跟咱们想的一样，既然李大妈不愿意说，就别太勉强了！天祥很着急，他马上须到新工作岗位去，不把这件事赶紧弄清楚，他心里不会消停！

　　刘超云　（上）所长，我把王仁利请来了！

　　诸所长　他来了？

　　刘超云　对！我已经跟他谈了两次，他躲躲闪闪，不说痛快话，您跟他谈谈吧！

　　诸所长　你怎么不先来个电话？我应当先去看他，那不更显着亲切，他也许就更容易说出心腹话吗？

　　刘超云　是他要求来见您的，所长！他说，他的话得对所长说！

　　诸所长　好，请他进来！

　　刘超云　（到门口）大叔，您进来吧！（王入）这是我们的所长，这是——（指海燕）

　　王仁利　——我认识！所长您好？这位女同志，谢谢你前几天照顾我！

　　平海燕　您完全好了吧？大叔！

　　王仁利　好啦！好啦！那是在敌伪时期留下的老病根儿！那时候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算了，不说了！

　　诸所长　快坐下吧，大叔！超云，倒水！（刘去倒水）王大叔，您作运输工人还行吗？钉得住吗？

　　王仁利　（坐）行！（刘递水）谢谢！

　　诸所长　超云，你去看看天祥吧！

　　刘超云　是！大叔，您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下）(奇*书*网.整*理*提*供)

　　王仁利　（对刘）再见！（对诸）行！我的力气还不小！可是呀，组织上照顾我，只叫我管管联络工作！叫我感动啊！肚子呀，老爱出毛病，那天这位好姑娘看见了……

　　诸所长　我劝您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

　　王仁利　唉！我既是活人，也是死人，这点病算什么呢？

　　诸所长　不能那么说，大叔！身体好，工作才能好，咱们都是给国家干事儿的！不是吗？

　　王仁利　对！对！我学习的不够，常那么积极一阵，又消极一阵的！

　　诸所长　您应当有个家，好有人照管着您！

　　王仁利　我原来有家，可是，可是……

　　诸所长　今天是星期天，咱们就作为坐在茶馆，谈谈家常里短，请把事情都告诉我吧！我除了想帮助您，没有别的意思！

　　王仁利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我还不要求来见您呢！

　　诸所长　那么就说说吧！

　　王仁利　唉！唉！（欲语又止）

　　平海燕　大叔抽烟吗？

　　王仁利　抽！抽！我这儿有！（掏出烟斗）

　　平海燕　对！抽着烟，亲亲热热地跟所长谈谈！您要是不喜欢我在一边儿听着，我可以……

　　王仁利　没有的话，我怕你干什么吗？

　　平海燕　是呀，我比您的女儿还小一岁呢！

　　王仁利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在哪儿？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女儿？

　　平海燕　还有您的儿子，我也认识！他们姐儿俩可好啦！

　　王仁利　我的儿子小马儿？

　　诸所长　王大叔，我们找到了您的女儿、儿子，您不喜欢吗？

　　王仁利　女儿，儿子？我怎能不喜欢呢？难道我的心不是肉作的？可是，我，我，我……所长，我有什么脸见他们呢？

　　诸所长　大叔，痛痛快快地说吧！我们知道您有心事！

　　王仁利　心事？我知道儿子、女儿都没有啦，我对不起老祖宗们，我叫王家门儿绝了后！心事，不是心事还是什么呢？

　　诸所长　大叔！沉沉气，从头儿说吧！

　　王仁利　（低头想了会儿）所长，在日本兵占领北京的时候……”

　　平海燕　您对我说过了一点。您打过一个日本兵！

　　王仁利　对！把他揍了个半死！揍完了，我就跑到张家口去，那儿有我一个熟人，给我找了点力气活儿。凑啊，凑啊，凑了两三个月，我才凑了十块钱，托一个铁路警察带回来。所长，那个时代呀，一个人就可以因为十块钱灭了天良！

　　诸所长　他骗去了您交给他的十块钱？

　　王仁利　要光是那样，还不算可恨！

　　平海燕　他对您家里说，您死在了张家口！

　　王仁利　嗯！他回来对我说，我的老婆带着招弟儿跑啦，改嫁啦，家里只剩下老太太跟小马儿！他知道我会相信，因为我告诉过他，他们婆媳不和。他也知道我不会回京来看看，我打过日本兵，不敢回来。老太太不久就死了，可是他还张罗着替我捎钱！就这么隔不久他吃我十块八块，我始终闷在葫芦里！我恨我的老婆，竟自不等我回来就改嫁！咱们胜利了，我回到北京，老太太早没啦，儿子也不见了！我去到处找老婆，我真想杀了她！我见着了我的兄弟，王仁德，吓得他直想跑！他说：“哥哥，你不早死了吗？”我这才明白了我是活人，可又是死人！

　　诸所长　这您就不再恨孩子们的妈妈了？她是听说您死了，才又改嫁的！

　　王仁利　我解不开这个扣儿！请听明白了：我也并不是不恨自己！我要是有出息，何至于跑到外边去混饭吃，把一家子都丢了呢？

　　诸所长　您卖力气吃饭，没有错处！是那个旧社会叫您妻离子散的！您应当原谅您的妻子，她听说您死在外边，无倚无靠，能不找一条活路儿吗？

　　王仁利　我不能原谅她，尽管她有理由改嫁，可怎么那样狠心把孩子们也弄丢了呢？

　　诸所长　您的女儿说，是您的老太太把他们母女轰出去的！

　　王仁利　是……嘿，怎么这些事就都出在我家里呢？

　　诸所长　有什么社会，有什么家庭。出这种惨事的不止您一家！我们常替人民寻亲觅友，我们知道不少这样的事情！

　　王仁利　您说的对！您叫我心里亮堂点了！所长，我的儿子、女儿在哪儿呢？

　　诸所长　您当然想见见他们？

　　王仁利　十几多年啦，我连作梦都常想看见他们！走在街上，我就象找东西吃的饿鹰，眼睛盯着每一个小姑娘、小小子！我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可是，我又有点怕、怕遇见他们！怎么说呢？您看，万一他们是跟着妈妈，而且表示愿意跟着妈妈，我怎么办呢？再说，倘使他们愿意跟着我，我拿什么养活着他们呢？我告诉您实话，胜利以后，解放以前，我挣的那点钱，全喝了酒，一醉解千愁嘛！要不是北京解放了，我早就真死啦！

　　诸所长　您现在戒了酒？

　　王仁利　戒了！只有在心里实在难过的时候，才喝两盅！

　　诸所长　还是少喝的好，大叔！我问您，您始终没见过孩子们的妈？

　　王仁利　没有！要是遇见了她，可就麻烦了！即使我不跟她拚命，我也张不开嘴跟她说话呀？我不能明白，不能明白，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妇人，老实，正直，我妈妈对她那么无情无理，她总是忍着，没有挑拨过是非。怎么，怎么，她就会另嫁了人呢？（外敲门声）

　　诸所长　请进来！

　　王仁德　（上）您是所长？（看见了哥哥）我……哥哥！哥哥！

　　王仁利　（楞了会儿）你？老二！

　　王仁德　是我，哥哥！

　　王仁利　哼！你没想到我会在这儿吧？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诸所长　王大叔，别动气，有话慢慢地说。今天咱们要把事情都弄清楚了！

　　平海燕　（给仁德拿过椅子）您坐吧，二叔！

　　王仁德　谢谢，同志！谢谢！哥哥，您看，我现在是公社里最得力的炊事员啦！

　　王仁利　别吹了吧！当初你嫂子找了你去，你怎么就不帮助她，反倒替她找人，叫她改嫁呢？别再叫我哥哥，我没有你这么个弟弟！

　　王仁德　（低头无语半晌）哥哥，当着所长，我把憋在肚子里十多年的话都说出来吧！

　　王仁利　憋在肚子里是块病！

　　王仁德　真是一块病，所长，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哪，遇见那个人吃人的年月呀，会作出见不得人的事！

　　王仁利　你就会抱怨那个年月，不说自己没出息！

　　诸所长　大叔，听二叔说什么！

　　王仁德　所长，那时候啊，我只有那么几亩山坡地！到山里加入游击队吧，我舍不得那点地。种地吧，光是保甲长的霸道，就整我个半死！我呀，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嫂子来找我，说哥哥死在了外边！

　　王仁利　你就不去打听打听我到底是死是活？

　　王仁德　您说的是废话！三顿饭还混不上，我哪儿来的钱去找您？您说！

　　王仁利　哼！

　　王仁德　嫂子来啦，跟我要主意，怎么活下去。我有什么主意呢？最好的主意是：嫂子，您来吧，我养活着您！我有一个杂合面饼子准分给您一半！可是，我连半个饼子也没有啊！我能劝她回到婆婆那儿去？老太太是那么不讲情理的人！我呀，急得直哭，想不出办法！

　　王仁利　你就劝她改嫁？

　　王仁德　哥哥，改嫁比饿死强！那年月就是那样，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恰好，一个有点积蓄的人，姓李，生了病，怕自己一死，撇下个十二岁的男孩天祥没人管。

　　王仁利　你就作了大媒！

　　王仁德　对！他答应事情说成了，给我二十块钱！

　　王仁利　二十块钱！

　　王仁德　我问你，哥哥，那时候你要是白捡二十块钱，你怎么样，是伸手，还是摇头？

　　王仁利　（苦笑了一下）……

　　王仁德　可是，嫂子不肯！

　　王仁利　她不肯？

　　王仁德　哥哥，别只看你自己不错，别人都是坏东西！别只想你自己委屈，别人都没有心肝！嫂子走后啊，我心里扎着疼了好几天！

　　诸所长　特别是对妇女，我们男人应当格外小心，别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王仁利　后来，她怎么还是往前走了呢？

　　王仁德　她回到城里来，招弟儿丢啦！

　　王仁利　丢啦？

　　王仁德　嫂子把招弟儿托咐给一个姓宋的，姓宋的不是好人。嫂子回到城里，没回家，就先去看招弟儿，可是连姓宋的也没影儿啦！这样，嫂子知道你死了，婆家回不去，招弟儿又丢啦，我穷的帮不上忙，她可怎么办呢？你说！

　　王仁利　我……我没的说！

　　王仁德　我告诉嫂子，你自己的骨肉都完了，干吗不行行好，管管李家那个孩子呢，嫂子先看了看天祥，她喜欢这个孩子。

　　王仁利　她不会答应只管看那个孩子，不嫁给那个病鬼？

　　王仁德　他们不成为夫妇，姓李的死后，怎么承继那点钱呢？

　　姓李的还有亲戚呀！就是这样，嫂子无可奈何地点了头。不久，姓李的就死啦，嫂子带着天祥搬进城来，躲开李家那些亲戚，省得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包子那么大，变着法子抢过那点钱去！从那以后，我没再来看嫂子，我心中有愧！有愧！北京解放以后，我又活了，可是，我心里这个疙瘩并没解开！我有勇气克服一切工作上的困难，可是一想起嫂子这件事，我就……

　　诸所长　二叔，这不都说出来了吗？心里的疙瘩就可以解开啦！二位叔叔，事情到底怎么办呢？

　　王仁德　叫一家子团圆吧，那不是最好的事吗？

　　诸所长　您说呢？大叔！

　　王仁利　我，我，我想老婆！想孩子！可是，谁知道孩子们怎么想，孩子们的妈怎么想呢？

　　诸所长　那还不好办吗？都是亲骨肉啊！

　　李天祥　（上）所长！哟！二叔！

　　王仁德　是我！见见，这是我的大哥！哥哥，这就是那个李天祥，嫂子把他拉扯大了的！

　　李天祥　您就是……

　　王仁德　我哥哥并没死！

　　王仁利　我这该死的人也不是怎么死不了！

　　李天祥　大叔，啊——

　　诸所长　就先叫大叔吧，以后再决定该叫什么。

　　李天祥　大叔，我妈妈是个最好的人，她把我拉扯大，我现在已是复员军人，就去搞工业。您要说愿意合并成一家，我完全拥护，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您一家的团圆！不管以前的事是怎么阴错阳差，今天我们都要欢天喜地！您说呢？

　　王仁德　哥哥，我当初受过天祥的父亲二十块钱，我现在——（掏出一包儿钱来）一点小意思儿……我是要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包袱！（看仁利不接，放在桌上）

　　王仁利　天祥，你，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妈有什么意见呢？

　　李天祥　小刘同志、井奶奶、林三嫂，和我都劝过妈妈，都觉得从前的事越惨，现在就该越鼓足干劲，一家子高高兴兴地往前干！

　　刘超云　（上）所长，李大妈来了！（下）

　　李天祥　（迎上去）妈！妈！进来，别难为情！

　　王仁德　（迎上去）大嫂，我来了！

　　李珍桂　（说不上话来，面对着仁利）……

　　王仁利　（低下头去，然后立起来，走向李珍桂）招弟儿的妈！（哭）

　　李珍桂　招弟儿的爸！（也哭）

　　李天祥　妈！妈！别哭！说说心里的委屈！有我，您什么也不用怕！

　　李珍桂　唉！招弟儿的爸，你说，叫我说什么？

　　王仁德　哥哥，咱们的妈妈怎么不好，咱们自己怎么不好，该由咱们先说说！大嫂，当时呀，我要是有一碗粥喝，也不至于……我，我呀，就没那个骨头，打破“人穷志短”那句老话！

　　李天祥　二叔，您也别那么说，假若您当时没成全那回事，我现在在哪儿呢？这听起来，有点自私，可是妈妈并没有只图那几个钱，她的确把我教养大了！

　　王仁利　她把你养大了，可忍心地把自己的孩子丢了！

　　李珍桂　你等等，你妈妈把我跟招弟儿轰出来，小马儿始终跟着你妈妈。这不是我的错儿！

　　王仁利　那么招弟儿呢？

　　李珍桂　我承认我托错了人。可是，事后一想，我就想到她是叫人家给卖了。我就三天一趟，两天一趟，到一个妇女不该去的地方，去看，去问，想找到她！可是，看不到，问不到！我只能在天祥睡着了的时候叫招弟儿，哭招弟儿，不敢叫天祥听见、看见！我夜夜自己念道：叫我得个暴病死了吧！这种折磨不是一个妇人受得住的！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会弄得不清不白，连女儿都会进了……找不到招弟儿，我去找小马儿！你妈妈死了，不管你们王家门的后代，我管！小马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把孤儿院，连那时候堆垃圾的臭地方都找到了，没有！他是那么小，饿，容易饿死；冻，容易冻死！我的心里老插着一把刀子！

　　平海燕　（含泪，端过水来，扶李珍桂坐下）大妈！别太伤心了！

　　李珍桂　北京解放了，天祥越来越有出息，我喜欢；可是一想起招弟儿跟小马儿，我又极难过！

　　诸所长　李大妈，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一声儿呢？

　　李珍桂　孩子们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啊！再说，我有什么脸告诉你们呢？改嫁了的活人妻，找从前的儿女？要是传出去，我怎么再作街道工作呢？

　　王仁德　嫂子，你说活人妻，你知道哥哥没死？

　　李珍桂　解放前，我知道他是死了；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没死！

　　王仁德　怎么？

　　李珍桂　我看见过他！

　　平海燕　就是那回在大树底下……

　　李珍桂　不止那一回，我早就看见过他，他可是没看见我！我躲得快！我要是向前相认，他必定把我骂化了！他必定跟我要招弟儿跟小马儿，我，我怎么办呢？那天，在大树底下，我以为他是发现了我，找我算账来了！我自信是个干干净净的好人，可是就弄得连哭也不敢当着人哭！我爱咱们的新社会，我把街道上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作，可是，插在我心上的那把刀子，老在那儿插着！我，我说不下去了！仁利，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静场一会儿。

　　王仁德　哥哥，该你说话！

　　王仁利　（长叹）唉！

　　李天祥　我绝对愿意多添几个亲人！妈，咱们那两间屋子，你们老两口住一间，叫弟弟睡我的床，我不是马上得走吗？

　　刘超云　（上）所长，他们回来了！我请井奶奶去！（下）

　　王新英　（先跑进来，王秀竹后面跟随）所长，找到妈妈了吗？

　　王秀竹　妈！（扑过去）妈！我是招弟儿！

　　王仁利　招弟儿！小马儿！

　　王秀竹　爸爸！新英，这是爸爸！（秀竹仍抱着妈妈，新英扑奔父亲）

　　王仁利　孩子们，这不是一个梦吗？

　　王新英　不是梦！是人民警察作的好事！

　　李珍桂　孩子们，这是你们的二叔！

　　王秀竹

　　王新英　二叔！二叔！

　　王仁德　孩子们，（拿起小包儿）拿着这个吧！（递给新英）我赶紧回公社，你们闲着来看我，我闲着来看你们！所长，我们一家都感激不尽哪！

　　诸所长　二叔，您就不成个家吗？

　　王仁德　好所长，你听我的喜信吧！我们厨房里有个寡妇，近来我们感情不错！

　　王仁利　小马儿！（示意）……

　　王新英　（把钱递回）二叔，您留着结婚用吧！

　　王仁德　那……

　　李珍桂　老二，你拿着吧！招弟儿，小马儿，见见你们的大哥天祥！

　　王秀竹　我是老大，哪儿来的大哥呢？

　　李珍桂　先见见，待会儿再细说！

　　李天祥　不管你们俩怎样，我愿意添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三人搂在一处）

　　刘超云　（搀着井奶奶上，林三嫂随后进来）老奶奶，看看吧，这是一家大团圆！

　　井奶奶　好啊！好啊！我就说嘛，掉眼泪的年月过去了！我说对了吧？

　　林三嫂　所长，你跟小刘同志说说，他今儿个又抢水桶，不叫我给老奶奶挑水，这不是不尊重妇女吗？

　　诸所长　小刘，你不要再去挑水，让我去挑吧！〔众笑。

　　丁 宏　（跑进来）怎么样啦？

　　王秀竹　都解决了！妈，这是丁宏，我的朋友！

　　丁 宏　老太太，这下可好啦，可找到你老人家啦！

　　李珍桂　好！好！我马上给招弟儿赶一身新衣裳！所长，小平，小刘，我要说些感谢你们的客气话啊，就不大对了！我要在工作上对得起你们！

　　王仁利　所长，我也那样！招弟儿的妈，上你那儿去吧？

　　沈维义　（跑进来）等等，（拿起照相机）都请站好！

　　林三嫂　也有我吗？

　　沈维义　都有！照完全体的，再给他们照一张全家福！

　　（幕·全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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